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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

张 勃

摘 要：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多个民族政权的都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不同程

度地接纳了春节礼俗，在融合本民族习俗与汉族传统的过程中，春节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其礼俗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形成独具特色的节日传统。近代以来，北京春节在历法改革、公共空间拓展与

习俗革新中实现现代调适，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1949年以来，在国家文化政策引导下，通过法定

假期保障、非遗保护传承、庙会复兴创新等举措，北京春节实现了制度化保障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出

现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线上拜年、影院观影等新兴习俗，展现了传统节日在保持文化基因的同时，积极融入现

代生活的适应能力。北京春节的持久生命力源于官方与民间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其演变路径不仅折射出

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变迁，也为传统节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

义的北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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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是中华文明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例

证。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春节文化获得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同，为其当代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北京春节作为中华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展现出独

特的地域特色。据笔者研究，春节至迟在周代已

基本成形［1］。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召公于燕

（今北京及附近地区），其都城位于今北京房山区

琉璃河镇。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中心，燕地理应

成为早期春节文化实践的重要区域。现存关于

北京春节的记载自辽代起逐渐丰富，之后历代文

献中均有对岁时节俗的详细记述①，甚至出现了

记载北京岁时生活的专门著作②。《日下旧闻考》

《北平风俗类征》等著作更设有“岁时”专目，系统

整理历代节日文献，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外，大量相关资料散见于史书、政书、笔

记、诗文、碑刻等文献中，共同构成了研究北京春

节文化的丰富资料库。然而，目前学界对北京春

节的传承脉络与当代变迁尚缺乏系统性研究③。

本文拟从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北京春节的

历史演变，以期完整呈现这一传统节日在千年古

都中的动态发展图景，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北京春节文化传统的形成与

发展

自辽定都北京以来，北京成为辽、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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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多个政权的都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

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不同程度地接纳了春节礼

俗，在融合本民族习俗与汉族传统的过程中，春

节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其礼俗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形成独具特色

的节日传统。

契丹原无历法，也谈不上固定的岁时节日，

但“以幽、营立国”后，“礼乐制度，规模日完，授

历颁朔二百余年”［2］。《辽史·礼志》《契丹国志》

中记录了多种岁时节日及相关礼仪风俗，其中

正旦朝贺仪及正旦（农历正月初一）、人日（农

历正月初七）都属于今天所说的春节范畴。据

记载，举行正旦朝贺仪时，大臣们按照严格的仪

礼向皇帝和皇太后拜贺新年。除了大型的朝贺

仪式外，契丹人还有在正月初一掷丸的做法。

“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

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

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

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

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

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本帐人第

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呼此谓之‘妳捏

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3］

人日有占卜以及在庭院中吃煎饼的习俗。腊辰

日被称为“战时”，这天夜晚天子要率大臣身穿

军装坐朝并饮酒作乐。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接受了汉族的历法与节

日传统，并继承唐宋休假制度，元日（农历正月

初一）朝会与元宵张灯成为国家礼仪与民间娱

乐的双重表达。《大金集礼》记载，在多个岁时节

日里百官享受一至三天的休假，其中就包含元

日和上元（农历正月十五）。金朝有元日皇帝登

殿接受群臣朝贺的仪式，皇帝亦会赐群臣和外

国使臣御宴。赵秉文《甲子元日大安早朝》诗

云：“阙角苍龙建斗杓，衣冠万国大安朝。使臣

未入分班立，殿陛将升按笏招。彩殿中间瞻北

极，丹墀侧畔听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万岁常

瞻玉烛调。”［4］其中描绘的便是元日朝会的盛

况。在民间，百姓则互相庆祝，燃放鞭炮，饰桃

木人，饮屠苏酒。上元节即元宵节，有张灯赏灯

的习俗。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正

月，元夕张灯，琉璃珠缨，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

有一灯金珠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

八日而罢”［5］。元好问《京都元夕》诗中这样描

写当时热闹的节日气氛：“袨服华妆著处逢，六

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

语中。”［6］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建太庙于燕京”，

定都大都，北京再次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

春节传统进一步发展。至元元年（1264年）朝廷

便规定百官元日放假 3天④。彼时的元大都就已

盛行腊八节，家家户户都要煮腊八粥并互相馈

赠。腊八之后，大都人就进入过年准备阶段。

元正朝贺大典是节日的高潮，之后官员们循节

庆之礼，往来拜贺。百姓纷纷到街衢、茶坊、酒

肆消费休闲。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商贩们用芦

苇编织成屋铺，张挂山水、翎毛等画作，售卖糖

糕、黄米枣糕、辣汤、小米团等节令饮食，又在草

屋外面悬挂各种花灯、燃放烟火爆竹，营造节日

气氛。正月十九是“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

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

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7］。这奠定了北京过

年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九结束的时间框架。

明代北京的春节仪式更趋丰富，进入腊月

就有了过年的气氛。《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人

有“号佛”的习俗，从腊月初一至除夕奉香礼佛、

自述香愿［8］。腊八煮粥互相馈赠，廿四焚烧灶

马、准备供品祀灶送神，除夕守岁，“聚坐达旦，

有古惜阴之意”［9］192。正月初一祭祖拜年，“晨起

当家者，率妻孥，罗拜天地，拜祖祢，作匾食，奉

长上为寿”［9］190。正月初十至十六东安门外有灯

市，“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

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

相属，男妇交错”［9］190，乡间有玩黄河九曲灯和散

灯的习俗，以及打鬼、摸虾儿等游戏。正月十五

前后举行“祀姑娘”仪式，人们扎制草人，“纸粉

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进行祭祀、占卜吉

凶。正月十六则有走桥摸钉、祛百病的习俗，百

姓燃放烟花，开展打鬼、跳百索等活动。正月十

九“耍燕九”，白云观一带热闹非凡，天下技巧毕

集，走马射箭，观者应接不暇［9］190。宫廷过年同

样热闹，《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自腊月二十四

祭灶后便加紧年节准备，宫眷内臣换穿葫芦景

子蟒衣，储存食物。除夕，门置桃符、将军炭，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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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

金银八宝、西番经轮、编结成龙形的黄钱，屋檐

门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㷒岁”，人们互相

拜祝辞旧岁。正月初一，人们五更即起，焚香放

炮、掷木“跌千金”、饮椒柏酒、食包钱水饺以卜

吉，享百事大吉盒、驴头肉（称“嚼鬼”）。正月初

七食春饼和菜，初九后始吃元宵。正月十五，内

臣皆着灯景补子蟒衣，宫苑遍悬花灯，《明宪宗

元宵行乐图》所绘即是宫中张灯结彩、庆贺上元

佳节的热闹情景。

清朝建都北京后更加重视过年，将春节仪

式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腊月十九至二十二之

间，钦天监择吉确定封印时间，官府不再办公，

学生开始休假；直至来年正月十九至二十一间

择日重新开印，回归日常。但早在放假之前，自

腊月初一开始，随着市场上商品的变化，年节的

气氛便逐渐浓厚。《燕京岁时记》载：“腊月朔，街

前卖粥果者成市。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

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

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

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10］59-60腊月

初一还有皇帝书福赐福的习俗，《啸亭续录》载：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

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

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

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

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

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

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

赐余福云。”［11］冰嬉亦是腊月初一的重要活动，

清代张为邦、姚文瀚的《冰嬉图》便再现了冰嬉

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御制瀛台雪景诗》注中

也提到清廷于太液池、中南海举行冰嬉。冰嬉

既是一项八旗和内府三旗展现冰嬉之技的运

动，也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腊八也是重要

的时间节点，宫廷与民间皆盛行熬制、馈赠腊八

粥，且十分讲究腊八粥的用料和享用。《燕京岁

时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

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

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

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

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

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10］113祭灶

日由腊月二十四改为二十三，“更尽时，家家祀

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

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10］61。皇帝、皇

后也于坤宁宫祭灶，以关东糖、黄羊为供。祭

毕，清宫内皆忙于备年食、饰门庭。清宫春联多

以墨书白绢，加边框制作，于腊月二十六张挂，

至来年二月初三撤除。民间普遍贴春联，有“千

门万户，焕然一新”之景。市间多见文人摆摊写

联，“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

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12］，正是此俗的

真实写照。除夕习俗繁多，《帝京岁时纪胜》记

载：日间辞岁、沐浴、祀祖接灶、张贴春联挂钱、

悬门神、插芝麻秸、立将军炭，并行阖家团拜之

礼；更尽分岁，散黄钱与金银锞锭，以宫制荷包

回赠前来辞岁的亲宾幼辈，场面热闹。

清廷正月初一始于庄严朝典：子时皇帝于

养心殿行开笔仪，继而祭拜祖先、天地；清晨于

太和殿受百官朝贺，奏中和韶乐与丹陛大乐，群

臣行三跪九拜之礼。在民间同样盛行拜年习

俗，对象主要包括宗亲、姻戚、朋友、邻里、同僚

及平时往来较多之人。会馆作为外地人在京活

动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同乡之间拜年和交往的

重要场所：“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

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⑤清代

因满汉分治，元宵灯市由东安门迁至前门一带，

乾隆时最盛，至清末衰落，但逛灯会、猜灯谜、放

烟火、走桥摸钉等节俗依旧传承赓续。

元明清时期，庙会（又称“庙市”）作为北京

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宗教、商贸与娱乐于一

体，逐渐兴盛。北京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北

魏时期即是佛教聚兴之地，辽金以降更成为国

家宗教中心，寺观林立，为庙会兴盛奠定了基

础。辽代已有庙会，春节庙会则始于元代白云

观的“耍燕九”。明代，正月初一百姓赴东岳庙

进香；初一至初三至白塔寺绕塔，琉璃厂店和白

塔寺一带已有商贩售卖琉璃瓶等节令物品。清

朝春节庙会尤为繁盛，如大钟寺自初一开庙，

“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自初

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曹老

公观自初一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厂甸自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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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列市半月，游人如织；此外西庙护国寺、东庙

隆福寺亦各有定期庙会，活动丰富，特色鲜明，

成为北京居民春节期间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总之，这一时期，北京的春节整体上处于发

展之中。不同王朝对春节礼俗的传承与发展，

本质上是不同民族文化在都城北京的碰撞融

合，使春节逐步成为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化符号，

不仅丰富了北京春节文化的内涵，更强化了多

民族的文化认同，为春节成为中华民族重要传

统节日、塑造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奠定了深厚

的历史基础。

二、现代性冲击下北京春节文化的

转型与重构

近代以来，北京深陷政局动荡、政治中心更

迭、战乱频仍的困境，然而春节作为历史悠久的

传统节日，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其在形式与

内涵上的调适不仅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复

杂面貌，也为传统节日在当代的存续与发展提供

了历史参照。这一时期的北京春节展现出传承

与变迁并存的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日名称的传承与变化。近代以来

的历法改革直接引发了春节名称的变迁。随着

新历法的推行，为体现时代变革，官方大力推行

公历，并通令全国统一实施。公历与传统农历

并行的格局由此形成，民间遂出现“新新年”与

“旧新年”并存的现象，反映出时间制度转型中

春节文化的张力。为调和这一矛盾，1914 年 1
月，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正式建议，

将阴历元旦定为“春节”，并准予公职人员放假

一日，以顺民俗⑥。该提议获得采纳，春节作为

农历新年的正式名称得以确立，随后颁布的官

方历书中也开始使用这一称谓。此后，“春节”

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成为正月初一的通称，而传

统称谓如“元旦”“元正”等仍被使用，但多冠以

“阴历”或“旧历”前缀，以示区别。如《顾颉刚日

记》中即有“阴历元旦”的记载。这一命名过程，

体现了国家时间制度现代化与传统节俗存续之

间的妥协与融合。春节的定名并非简单的名称

替换，它体现着人们在新的语境中寻求传统节

日存续的主动努力，而定名的成功也为春节的

传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第二，节日空间的传承与变化。这一时期

北京春节的节日空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

鲜明特征。一方面，传统庙会依然盛行，尤以厂

甸与白云观庙会最为典型。《中华全国风俗志》

记载，厂甸庙会因道路扩建而更加开阔，成为春

节期间各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无分

老幼贵贱，只须不出自由范围，不违背警章，大

家均可同乐，其场景热闹非凡，既有售卖人造花

卉、儿童玩具的席棚摊位，也有工艺局洋楼、工

商改进会商品陈列所，借年节之机巧妙地推广

国货［13］10。白云观则于元宵节期间开放，“倾城

士女，摩肩接毂”，其盛况甚至超过厂甸［13］12。这

都显示出传统宗教空间在春节期间的持久吸引

力。另一方面，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显著改变

了春节活动的空间格局。从 1905年首次提出创

办公园的倡议，到端方等人考察后提出兴建公

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议，再到 1910 年《公共花园

论》从卫生、民智、民德角度论证公园价值，北京

公园建设的舆论基础逐步夯实。1914年 5月朱

启钤呈文《请开京畿名胜》，直接推动了公园建

设的实践进程。基于北京特有的皇家园林与坛

庙资源，1914 年至 1918 年间社稷坛、先农坛与

天坛相继被改造为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和天坛

公园，成为市民春节休闲的新去处。与此同时，

新世界、南城娱乐园等综合性商业场所，以及平

安电影院、大观楼、华安电影院等早期影院，共

同构成了新兴的娱乐网络，进入北京市民的春

节生活。这些空间不仅拓展了市民的节日活动

场域，也标志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对传统节俗

的空间重塑，反映出北京春节从传统庙会向多

元化、商业化公共空间过渡的重要转变。

第三，节日习俗的传承和变化。进入近代

社会转型期，北京春节习俗呈现出传统延续与

现代变革并存的复杂面貌。一方面，传统年俗

的核心流程与情感内涵得以深度传承，民间仍

遵循固定的时间节奏开展节庆活动。腊月二十

三祭灶王；除夕夜迎灶王与喜神、守岁、踩岁，孩

童持红灯嬉戏街头；正月初二祭财神、食元宝汤

（馄饨），寄托招财纳福的期许；正月十三至十七

灯节期间，商家张灯结彩，家家食用元宵，彰显

团圆美满的寓意；等等［13］15-16。即便官方未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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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旧历新年，也会通过催发欠薪、预借拨付等

行政措施，助力民众购置年货、添置新衣、偿还

旧欠，为传统过年方式的维系提供便利，凸显春

节传统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强大生命力。另一

方面，现代性因素促使部分年俗发生显著变

化。烟花爆竹的禁放与限制即为典型例证。出

于社会变革、治安维护与防火安全等考量，官方

颁布禁放令，1914年《顺天时报》明确警示：“为

历乱防奸起见，对于此等节俗已经一律禁止在

案。”⑦然而传统力量的惯性使禁令难以彻底执

行，1920年前后，管理一度趋于宽松，家家户户

每至年底争相购置，但是危险性较高的“双响

炮”与“地老鼠”仍被严格禁止，相关禁售、处罚

的报道屡见报端。同时，社交礼俗的革新同样

深刻。20世纪 30年代初，主管机构曾通令废除

跪拜礼，倡导鞠躬礼，各机关团体遂多采用新式

团拜与茶话会，以现代礼仪形式延续人际问候

的节日内涵。现代邮政的普及催生了“邮政拜

年”这一新形式，民众通过寄送贺卡传递祝福，

以便捷的现代方式承载传统拜年的祈福寓意，

让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表达路径。

此外，一些传统禁忌也随之松动，如“拜年不许

过破五”的旧规逐渐消解。这一时期的北京春

节习俗正是在传统惯性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中，

不断进行着调适与重构。

这一时期北京春节的嬗变，是传统节日在

社会转型期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传统节日在现

代性冲击下的强大韧性。在历法改革、空间重

构与习俗革新的多重维度中，春节既有对家庭

团聚、祈福纳祥等核心文化内涵的坚守，又吸纳

了公共空间、鞠躬团拜等现代元素，从而继续传

承不绝。这不仅彰显了春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

的强大生命力，更为当代传统节日的活态传承

提供了宝贵借鉴——唯有坚守文化内核、主动

适配时代，方能让传统节日在历史长河中持续

焕发活力，成为维系文化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

重要载体。

三、北京春节文化的当代实践

与空间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春节在国

家政策与民间实践的互动中持续演变。从放假

制度的调整到非遗保护行动的开展，国家力量

深刻塑造了春节的当代形态，民间社会的创造

性响应则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统一全国年

节及纪念日放假，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正式确立春节的法定假日地

位。自 1980 年以来，春节始终享有 3 天法定假

期，通过调休可形成 7天长假。2024年，国务院

对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将春节假期延长至 4天，

涵盖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三，新规自 2025年 1月 1
日起实施。经过调休，公众春节假期可达 8天，

进一步保障了传统佳节的庆祝时间，体现了国

家对传统节日的制度性保障。21世纪以来，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春节等传统节日

作为文化瑰宝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迎来系

统性振兴。2005 年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传统节日的重要

地位与价值，提出应突出文化内涵、精心组织节

庆活动，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社会影响。

2006年春节等传统节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其文化价值获得制度

性确认。2010年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印发〈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

案〉的通知》，推动形成全国联动的节日文化品

牌。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

程，传统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北京市积极开展

传统节日振兴工作。2014年，由首都文明办牵

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委等 10余

家单位成立“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委会，建

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活动的开展。

2018年起，该项工作改由市委宣传部主导，并制

定《北京市 2018—2019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系统规划全市传统

节日文化活动。《方案》以“一城一轴、一山一水、

一国一家”为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空间布局，以

全市主要公园、学校、历史遗迹、文化场馆、大型

北京春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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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等为主要阵地，通过市、区、街（镇）、社区

（村）四级联动，实现全域覆盖。《方案》还明确提

出以“福、忆、和、爱、月、孝”为核心要义，深度挖

掘节日文化内涵，根据不同节日特点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用优秀传统文化点亮人民群

众的家国情怀。其中，春节和元宵节以“福满

京城 春贺神州”为主题，依托“主场+”模式，

在地坛、龙潭湖、大观园、朝阳公园等场所举办

“ 文 化 惠 民 十 大 庙 会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推动文艺小分队深

入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多元，包括庙会过大年、

广播过大年、电视机前过大年、影剧院中过大

年、博物馆里过大年、网络过大年、基层过大

年、旅游过大年、文明过大年等九大类型，形成

“一城十园百街千巷万家贺佳节”的浓郁氛

围。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实施，标志着北京传统

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组织化、规范化、体系化

的新阶段，为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

展提供了重要实践范例。

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系统引导与社会力量

的积极参与，这一传统节日在保持核心文化基

因的同时，其空间形态、娱乐方式与习俗规范均

发生了深刻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了

传统节日强大的自我更新与文化调适能力，也

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社交模式与价值

观念的变迁。

第一，北京春节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多元化、

公共化的显著特征。节日空间不断拓展，传统

庙会与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

共场所共同构成了北京春节活动的多维场域，

推动春节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世纪 80年代，北京庙会在社会变迁中实现重

要复兴。1984年首届龙潭庙会的成功举办标志

着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复苏。随后，地坛文化

庙会（1986年）、白云观民俗迎春会（1987年）等

相继恢复，丫髻山庙会等传统庙会也重新兴

起。90年代庙会发展呈现双轨并行态势：一方

面，妙峰山、东岳庙、厂甸等历史悠久的庙会陆

续恢复；另一方面，玉渊潭、石景山、大观园等新

兴庙会不断涌现，使逛庙会重新成为北京市民

春节的重要习俗。新时代以来，庙会在延续传

统信仰、商贸、娱乐功能的基础上，拓展出教育

与文化传承的新维度。以龙潭庙会为例，其科

普游园活动通过将科技知识融入民俗场景，连

续 12年围绕不同主题开展科普教育，成为普及

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提高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平台⑧，

体现了传统庙会在新时代的功能创新与文化价

值重塑。

同时，博物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

所成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空间，促进了传统

节日过节方式和过节内容的当代变化。其中，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广受欢迎的新年俗。

北京凭借其深厚的文博资源优势，为这一活动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 2025年，全市拥

有 246 家备案博物馆及 56 家类博物馆，藏品总

量达 1625 万件（套），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

位。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紫禁城里过大

年”特展，堪称文博机构参与春节文化建设的典

范。该展览历时 3 个月，以“祈福迎祥、祭祖行

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

六大主题，通过 885件（套）文物系统展示了清代

宫廷年俗，并创新性地设置数字沉浸体验区，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活化传统文化。展览期间，整

个故宫开放区域营造出浓郁的年节氛围：宫门

张贴门神、悬挂春联，乾清宫前复原“天灯”“万

寿灯”，慈宁宫区域设置年货街区，汇聚全聚德、

王致和、一得阁、谢馥春等 150余家老字号商铺

及北京的风车、河南的年画等非遗产品。这一

创新举措成效显著，展览期间参观量达 47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 70.87%，这也使得故宫博物院全

年游客量突破1900万人次。

2025 年春节，北京市文物局统筹全市博物

馆推出 4大系列 175项活动。其一，春节特色系

列展览。国家博物馆“四海一堂春”新春文化

展、妇女儿童博物馆“灵蛇献瑞”生肖文物展、中

国园林博物馆“水陆同行这亿年”生肖展、恭王

府博物馆“岁朝迎祥 美意延年”传统木版年画

展等专题展。其二，民俗文化系列活动。该项

活动涵盖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等民俗体验项目。如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通识春节系列活动、北京民俗博物

馆“第二十四届北京民俗文化节”、北京天文馆

“天文馆里过大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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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恭迎新春”等。其三，文博文创系列活

动。该项活动通过市集、直播等形式推动文化

消费。“文创上春晚”主题活动结合北京春晚，推

出春晚限量版“天宫藻井冰箱贴”；“文博有好

‘市’”主题活动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举办文创市集；“博物有佳礼”主题

活动在各博物馆文创空间及电商直播平台轮番

开展新春文创惠民优惠促销活动；“文创奇‘庙’

游”和“文创进商圈”活动更是将博物馆文创送

进厂甸、东岳庙等传统庙会和王府井等大型商

圈，打造春节文化消费新场景。其四，文物主题

系列游径。该项活动以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坛

庙里的博物馆以及“黎明号角”“名人足迹”为主

题，串联起历史遗迹、坛庙、革命旧址、名人故居

等文化空间。如中轴线上的博物馆，从南到北

串联起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

门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

物馆、郭守敬纪念馆、钟鼓楼等；坛庙里的博物

馆，涵盖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孔庙和国

子监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白塔寺、

智化寺、法海寺、大觉寺、法源寺等；“黎明号角”

主题重点推介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革命活动

旧址上设立的博物馆，如北京北大红楼、陶然亭

公园慈悲庵、李大钊故居、京报馆旧址、北大二

院旧址等；“名人足迹”主题则通过走进名人纪

念馆，如宋庆龄、鲁迅、郭沫若、徐悲鸿、老舍、梅

兰芳、詹天佑等名人纪念馆，感受文化名人留下

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京津冀博物馆联盟

通过联合展览、志愿者分享、集章打卡等活动，

推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除博物馆外，公园作

为北京春节的重要活动空间，截至 2024年底已

发展至 1100个。2025年春节期间，全市公园共

推出 175项特色活动，涵盖迎新祈福、民俗体验、

花卉园艺等多类型。北海公园开展“送福”活

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新春游园活动，海淀公

园、云岗森林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公园推出观

鸟、灯会等特色项目，另有 38 家公园开展了 54
项冰雪活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专门制作了

“春节生态文化活动地图”和“冰雪活动地图”，

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的游园指引。

第二，线上与线下娱乐方式融合，新兴休闲

方式兴起。当代北京春节的休闲娱乐方式呈现

出显著的代际更替特征，传统民间游戏如打鬼、

摸虾儿等逐渐淡出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多

元化的现代娱乐形式。这种转变既体现在线

下公共场所的兴起，也反映在线上数字空间的

拓展。在线下娱乐方式中，影院观影已成为重

要的春节习俗。北京作为重要电影市场，截至

2024年 7月拥有影院 317家、银幕 2298块，座位

294879 个⑨，为“影院里过大年”提供了坚实基

础。据统计，2024 年北京春节档票房达 2.65 亿

元，位居全国城市榜首⑩。2025 年全国春节档

票房达 95.1亿元，观影人次 1.87亿，均创历史新

高。2025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投入 3300万元观

影补贴，推出惠民观影活动，覆盖 300 余家影

院，惠及近 250万人次􀃊􀁉􀁓。《哪吒之魔童闹海》《蛟

龙行动》《唐探 1900》《熊出没·重启未来》等多

类型国产影片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与此同时，线上空间成为春节文化展演的

新场域。各大网络平台通过统一视觉设计、主

题策划等方式，系统营造节日氛围。2022年春

节期间，北京属地网站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活动：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平台开展“云展播”，

转播央视及地方春晚，并提供免费观影服务；抖

音、搜狐、掌阅等开展“云视听”，其中抖音发起

“年画 dou出彩”话题，线上挑战创意年画创作，

播放量达 1.3亿次，有效推动传统年画艺术的现

代表达，搜狐打造“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直播

活动，分别到今日美术馆、东四胡同博物馆、炎

黄艺术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进行实地探访，播

放量达 90万次；快手、腾讯网、今日头条等开展

“云表演”，其中快手举办“虎年守虎”非遗直播，

展示剪纸、木艺等传统技艺，有效促进了非遗技

艺的活态传承与民众的文化认同。这些新兴的

休闲娱乐方式，既反映了技术发展对节日形态

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春节文化在保持内核的

同时，对外在表现形式进行的积极调适与创

新。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不仅拓展了春节活

动的时空边界，更通过创新性的内容供给，为传

统节日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春节习俗从传统规范到多元选择。

在当代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下，北京春节习俗

呈现出从传统规范向多元选择转变的显著趋

势。尽管忙年、拜年等核心传统仍在延续，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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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践方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其一，消费模

式从自制转向购买。传统春节以家庭自制年节

物品为主，如今随着服务业发展和市场供应日

益丰富，绝大多数年货可通过购买获得。这不

仅改变了年节物品的获取方式，也使得大量储

存年货的习惯逐渐淡化。其二，过节方式呈现

多元化。除传统的回家团圆外，利用春节假期

外出旅行已成为新选择。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居

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人们过年观念的

转变。其三，拜年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随着

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空间距离的延伸，传统

的登门拜年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人们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多种媒介进行拜年，特别是微

信拜年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四，仪式简化与禁

忌弱化。辞岁、祭祖、祭神等传统仪式在当代家

庭中显著减少，各类春节禁忌的约束力也明显

减弱。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社会观念从传统向

现代的转变。其五，烟花爆竹燃放率下降。作

为传统春节的重要象征，烟花爆竹的燃放经历

了从放任到严格管控的历程。如北京市自 1986
年起通过系列法规逐步加强管理，至 2021年已

实现全域禁放􀃊􀁉􀁔。然而，民间亦不乏呼吁保留春

节的“声响”，认为不应让这一传统习俗悄然远

去。如何在社会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与传统文

化传承之间寻求平衡，仍然是当前一个亟须解

决的难题。

总之，北京春节正在发生诸多深刻而细腻

的变化，这些变化共同勾勒出北京春节习俗的

当代转型轨迹：在保持节日核心内涵的同时，其

外在形式正不断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与社会发展

需求，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规范与自由并存

的崭新面貌。

结 语

综上所述，北京春节的千年传承与当代变

迁，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

化逻辑。政权的更迭、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转型

不断重塑着春节的时间安排、空间形态与习俗

内容，但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核心节日的地位始

终未曾动摇。其背后体现的，是官方与民间在

文化实践中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历代政权

无论民族背景如何，均将春节纳入国家治理体

系，赋予其法定地位与仪式空间；广大民众则通

过丰富多彩的节俗活动，在沟通天人、和睦邻

里、娱乐身心的过程中，持续赋予春节以鲜活的

生命力。这种官民共建的传承机制是北京春节

得以赓续不绝的根本动力。北京春节的当代实

践进一步表明，传统节日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

文化基因的坚守，更在于其以开放的姿态融入

现代生活、勇于自我更新的能力。从庙会的复

兴到“博物馆里过大年”的兴起，从线上拜年到

影院观影，春节在形式与内涵上始终与时代同

行。作为春节文化的典型代表，北京春节的传

承路径既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也

为理解传统节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

义的北京经验。

注释

①如元代熊梦祥《析津志》，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明代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明代刘若愚《酌中志》，清代《（康熙）顺天府志》《（康熙）

宛平县志》，近代《北京市志稿》，等等。②如明代陆启浤

《北京岁华记》，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与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让廉《京都风俗志》《春明岁时

琐记》，清末蔡绳格《北京岁时记》《一岁货声》，近代张次

溪《北平岁时志》，等等。③关于北京春节的研究有常

睿：《都市春节习俗实践的内在动力——对“新北京人”

春节过法儿的个人叙事考察》，《节日研究》2024年第 1
辑；龚卉：《“普天同庆”——外使记忆中的北京春节》，

《北京观察》2025年第 1期；冯莉等：《春节文化空间的传

承与当代实践——以颐和园、圆明园为例》，《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2025年第 2期；王素珍：《节日仪式与文化

空间：腊八节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5 年第 3
期；等等。④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 22《假宁·给

假》，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69—270页。⑤杨

静亭编撰、李静山增补：《都门竹枝词》，载潘超、丘良

任、孙忠铨等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一）》，北京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246 页。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民

国贵州文献大系》（第 3 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40 页。⑦《本京新闻》，《顺天时报》1914 年 1 月

25 日，第 3653 号。⑧北京市崇文区科协：《体验科学乐

趣 探索科学奥秘——2007 年北京龙潭庙会科普游园

活动圆满结束》，《大众科技报》2007年3月1日。⑨《影院

破圈》，新华网 2024-07-25，http：//www.xinhuanet.com/ent/
20240725/833de4cb986b4191814c3f40d4e8a731/c.html。 ⑩

68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Beijing

Zhang Bo

Abstract: As the capital of successive muti-ethnic regimes from the Liao to the Qing dynasties，Beijing witness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ustoms—adopted by Khitan， Jurchen， Mongol， and Manchu regimes—with
ethnic traditions. This fusion transformed the Spring Festival into a crucial carrier for uphold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gradually shaping a distinctive festive heritage.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estival underwent modern
adjustments amid calendar reforms，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and custom innovations， reflec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ince 1949， guided by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uch as
statutory holida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like revitalized temple fairs， have
driven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ent emerging customs，such as“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in museums”，online
greetings， and cinema visits， demonstrate its the festival’s ability to adapt to modern life while preserving cultural
essence. The Spring Festival’s vitality lies in official-civilian co-construction. Its evolution not only mirrors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but also offers the“Beijing Experi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Spring Festival in Beijing；inheritance；contemporary evolution；cultural identity；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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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票房 80.16 亿元收官，北京 444.23 万人次观众

走进影院》，北京市电影局 2024-03-06，https：//www.
bjdyj.gov.cn/zwxx/gzdt/35feed8ee168430c8b4d4e848d297548.
html。􀃊􀁉􀁓《3300万元观影补贴邀市民影院过大年》，北京

市人民政府 2025-01-21，https：//www.beijing.gov.cn/fuwu/
bmfw/sy/jrts/202501/t20250121_3994359.html。 􀃊􀁉􀁔 1986 年

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

定》，对烟花爆竹采取逐步限制，趋于禁止的政策。1993
年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1993 年

12月 1日起施行。它明确规定本市东城、西城、崇文、宣

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

区。2005年 12月 1日开始，由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规定》开始施行，将北京市划分为禁放点、限放区、准

放区进行分类控制，并允许在春节期间有限制地燃放烟

花爆竹。2017年底，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

决定，规定北京市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五环路以外区域，区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禁止或者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2020年 1月 10日，北京市大兴

区首先颁布了区内全域禁放的通告文件，之后其他各区

纷纷效仿。2021年 12月 1日，通州区发布《关于加强通

州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标志着北

京市已实现全域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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